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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灾后重建地区邛笼建筑的选址分布、空间模式、建造技艺等分析，总结出邛笼建筑的特征，为了解其地域文化艺术价值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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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灾后重建地区的川西北高山高原地区分布着氐羌族系的诸多民族，其中以藏、羌为主，而且至今还保存着民族建筑特色。由于这两个民族具有同源关系，其生活的地理空间和生产生活方式也有相似之处，因此他们的居住建筑形式也颇为相近，这些建筑远看去像现代工厂的烟囱似的，直刺青天，矗立在河岸、山坡或村落中，我们将这些建筑称之为“邛笼”。
1  “邛笼”的考释
      “邛笼”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1]《隋书·附国传》记载：“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无城栅，近山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尺，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依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盗贼。”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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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四川阿坝金川碉楼
由以上典籍的记载叙述，已基本勾勒出这种奇特的建筑形式。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多年的考证，认为邛笼二字来源于古羌语，是羌语的音译借词，指出该词在古羌语中有“石”的含义，即今天羌族人称为“俄鲁”的石碉。当时的邛笼一般修筑在交通要道、山脊的梁上或村落的中心地带以防御外来侵略，用以躲避突然袭击而建造，也可用于观察敌情，指挥作战或村之间的联络。邛笼石碉从外形看，多为四角形，切面呈“回”型，也有六角或八角形的，三角、五角、十二角和十三角的较为少见；但无论是四角或六角还是其它形制的石碉，其上下线条都整齐有致，远看十分雄伟壮观。

2  邛笼的分布与分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提及的“汶山郡”经考证，为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境内[1]，可见西汉时期邛笼的中心地带在岷江上游地区。由于邛笼属于氐羌族系中藏、羌等民族的主要居住形式，因此可以说在四川灾后重建地区有藏族、羌族活动的地区就有邛笼建筑的分布，其主要分布于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山高原地区，包括了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
      邛笼建筑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方式。按照民族分，可分为藏族邛笼和羌族邛笼；按照砌筑材料分，可分为石碉、土夯碉和混合碉；按照建筑等级分，可分为民居生产用房和土司官寨。一般来说，人们多按其建筑形态来划分，这种划分方法最为简单明了，也最为人们所熟识。明清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六）中对邛笼作了描述：“威、茂古冉駹地，累石为巢以居，如浮图数重，门内以木楫上下，货藏于上，人居其中，畜圈于下，高二三丈者为鸡笼，十余丈者为之碉。”王世睿在《进藏行程》记载：“番蛮聚族而居，其石垒而层高者为碉楼，土砌而脊平者为碉房，人居其上，牛啄其下。”由此看来，按照建筑形态可将邛笼分为高低两种，高者称为“碉楼”；低者则称为“鸡笼”、“碉房”、“石室”。至今在川西北高山高原地区仍保存着三大类邛笼形态：一类主要用于防御观察、储藏之用的碉楼，多为方形锥台立体，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最高可达14层，50米，多建于山峰或关隘上（图2）。一类主要用于生活居住的碉房，形式为堡垒式，一般为三至五层，牲口居其下，人居其上（图3）。最后一类则是碉楼与碉房的综合体，即将前两类的功能合二为一，在碉房上建造碉楼，既可住人，亦可储物、防御的碉巢（图4）。无论是以上任一形式，藏羌的工匠们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不仅廉价易得，而且造型精美，俨然成为了川西北高山高原建筑文化的“活化石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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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汶川布瓦山夯土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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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理县桃坪羌寨碉房                         图4 茂县黑虎羌寨碉巢
3  邛笼建筑特征分析

3.1  聚落选址
      川西北高山高原地处高寒地带，天气寒冷多变且风力强大，昼夜温差大；在历史上横断山脉地区又是民族迁徙必经的交通要道，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时常发生各种争战；同时它又处在游牧与农耕的交界地带，自唐代以来就有过多次的“唐蕃战争”。由此可见，为了在一个严峻且战乱的环境中建造出适宜居住的微气候和建筑形态，便出现了形态厚实、紧凑，防御性和内敛性强的邛笼建筑。邛笼寨落一般分布于河谷、山腰或山顶上，既保证了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又充分顾及了选址的安全性，占据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图5）。为了充分利用山坡上有限的平坦地势，建筑一般多采用平行等高线自由布局，当等高线走向平直时，房屋则顺坡建造，呈长条形；当等高线走向弯曲时，房屋则随之就势，呈不规则形态。寨落或以碉楼为中心，或以水渠为中心，或以道路和过街楼为中心建造；寨内民居家家紧靠，户户相连，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迷宫式的通道四通八达，不仅入口狭窄低矮，还神秘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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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位于山腰的邛笼寨落
3.2  空间模式

研究建筑的平面布局是研究其空间模式的重要部分。在上一小节中笔者已论及按照建筑形态可将邛笼建筑分为：碉楼、碉房和碉巢三大类型。而今，当初主要用于防御避难的碉楼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现已基本废弃或用作储藏杂物之用；碉房或碉巢是现今藏羌人民仍然使用的居住形式。

      一般的碉楼民居分为三层：一层为畜养提供空间，堆放杂物；二层为主要活动场所，主室所在；三层为晒台，罩楼。依山建造者，一层或至二层一面可借用原生岩作墙，其余外围或有的中间隔墙全用片石叠砌。从底部到层顶墙体有明显收分，呈整体下大上小的稳定状态，功能简单明了，外形变化有致（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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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汶川龙溪寨余宅
      碉巢是邛笼建筑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将碉楼与碉房的空间结合起来，使二者内部空间相通，有的甚至拆去一至二面内墙，仅留碉楼外部转折的墙体和碉房民居外墙形成外围护。这种空间形态特征十分明显，一座矗立高耸的碉楼下部紧连着一座碉房，不论从空间组合、功能使用，还是从结构受力、材料运用，都相融一体。有的碉楼一层改作为畜养，二层为卧室，三层供储藏，以上诸层则纯粹为自家居住与防御的统一体（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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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茂县黑虎寨余宅
3.3  建造技艺
      川西北高山高原地貌气候变化多样，地质构造复杂，又处于南北地震带上，因此地震频发。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富饶的天然材料：岷江上游北部遍地的鹅卵石和片状的云母石是建造民居的重要原材料；茂密的阔叶林提供了宝贵的木材资源；深厚的有机质泥炭土和黄土，土质粘结坚硬，是夯筑墙身，铺筑屋面的优质材料。藏羌的工匠们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一整套采用廉价易得的天然片石和黏土砌筑建筑的技术，这种精妙绝伦的砌石技术充分考虑了力学原理，被建筑界和学术界称为“奇技”。
      对于邛笼建筑的建造技艺，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其著作《西康图经民俗篇》这样描述：“康番各种工业，皆无足观，惟砌乱石墙之工作独巧。‘番寨子’高数丈、厚数尺之碉墙，什九皆用乱石砌成。此等乱石，即通常为山坡之乱石乱砾，大小方圆，并无定式。有专门砌墙之番，不用斧凿锤钻，但凭双手一兜，将此等乱石，集取一处，随意砌叠，大小长短，各得其宜；其缝隙以土泥调水填糊，太空处支以小石；不引绳墨，能使圆如规，方如矩，直入矢，垂直地表，不稍倾畸……则虽秦西砖工，巧不敌此。”[1]工匠们在施工时，全凭目测和经验，从基脚起在所需厚度上直接砌墙或筑墙，使墙基和墙体连成一体。当砌至屋面结构时，有平顶和人字斜屋两种，其中平顶结构较普遍，将所架木板支出墙外，构成房檐既可保护墙身又可增宽顶层平台；采用人字斜屋的多为降雨量较多地带或受汉族瓦屋建筑影响，借鉴其做法就地取材，或采用小青瓦，或采用木瓦板，或采用石板，但多少都留有平台用以做晒台，各自特色鲜明（图8）。不论平顶还是人字斜屋顶，在平面关系上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将罩楼顶变成坡面，或改为阁楼。此外，藏羌这种砌石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即反手砌墙技术：在砌筑过程中，不论建筑多高，都不搭设外架，而是在建筑物内侧搭简易脚手架由内向外操作（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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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羌族人字斜坡屋顶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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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反手砌筑技术
4  文化差异与建筑特征差别

虽说藏族、羌族属于同一族系，但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各有侧重的生活生产方式等差异，因此造就了今天各自不同的民族。两者比较而言，藏族的文化发展比羌族相对成熟。历史上的羌人为了生存一直处于奔波流离的状态，不停地向西北、西南迁徙。诚如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羌人是一支不断供应，壮大其他民族而自身逐渐衰弱的民族，[1]而藏族则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拥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天文历法及其文字语言，可以说宗教是藏区最宏伟和最具特色的标识。
藏族和羌族的住宅虽说都是邛笼建筑，形制大致相同，但无论从总体色调搭配还是细部装饰，藏族邛笼都更加丰富繁琐，反映出更浓烈的宗教信仰色彩。
从色彩上看，藏族住宅色彩明艳、浓烈，与湛蓝的天空形成明显的对比。藏族住宅常采用白、红、黑三种颜色，呈“白墙红（棕）壁花窗”。藏传佛教中白色象征神圣、崇高，在藏民心中，代表着纯洁、忠诚、正义和吉祥，可以说白色围绕着整个藏民族。藏民在其住宅建筑中大面积使用白色，以表达他们喜庆和吉祥的情感；红色和黑色所占比例较少，只起点缀作用（图10）。而羌族住宅则基本采用自然山石的本色，没有更多的人工粉饰，仿佛大山中雕凿出来的一样，古拙雄浑、朴实粗矿、亲切而大方（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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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藏族民居色彩明艳                            图11  羌族民居用色低调
从建筑细部处理上看，藏族住宅不论从门、窗等构造上，还是从吉祥纹样中无不较羌族住宅更加复杂繁琐。藏族住宅在入口大门及窗的上部，逐层挑出两、三层小椽，其上挑出小蓬，形成斜坡，以避免夏日强烈的阳光直射进屋，且在小椽上上色以装饰，窗户周围勾白边，有的甚至在门窗边框绘制精致生动的吉祥纹样。藏族碉房墙上画有特殊图案，代表藏民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藏民居住不远处通常有白塔和寺庙。村寨周围一排排高大的五色经幡，和住宅屋檐、门窗上悬挂的帘布相映成趣，风吹幡动，如云似絮，在蔚蓝的天空下飘忽飞腾（图12）。而羌族住宅除了受汉文化影响，在入口大门和窗洞稍作简单处理外，其他装饰甚少，以“白石”为显著特征。羌族住宅中将白石多置于屋角或正面墙体顶部中间，给屋顶外观以起伏变化的轮廓线，使得平顶造型丰富起来，白石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点缀了原本朴素低调的住宅（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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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川西藏族民居                            （b）藏民居石墙        （c）藏民民细部
                                                              面上吉祥纹样
                                              图12 川西藏族民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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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羌族民居垂花门          （b）门神“石敢当” （c）碉楼顶部的白石
                                                图13  川西羌族民居特色
（注：图1~图5、图8均来源于http://image.baidu.com，图12~图13均为网上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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